
每次登华山，都有新感受，
好比读一部奇书，愈读愈有兴
味。登华山，观松涛云海，览苍
翠险峰，着实壮人胸怀。

行至千尺幢，石阶陡峭如
削，直插云天，每一步都需攥
紧铁链、屏息前行。途中偶遇
华山挑夫，沉甸甸的扁担压在
肩头，他一手抓住崖边铁链，
一手稳稳扶住扁担，粗粝的手
掌 与 冰 冷 的 铁 链 摩 擦 出 声
响。粗重的喘息混着山风飘
散，汗水顺着额角滑落，浸透
衣衫，脖颈与腿肚上浮现蚯蚓
般蜿蜒的筋脉。同行伙伴轻
叹生计不易，我却默然——这
些穿梭于山岭的挑夫，早已与
华山险路相融，汗水浇灌的日
子，于他们而言是寻常，更是
心安。

思忖间，一位挑夫哼着小
曲踏风而来，如履平地。见游
人避让，他索性放声高歌——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爽朗的歌声在山谷间回荡，逗
得沿途游人忍不住窃笑。那一
刻我忽然懂了，不必以怜悯之
心相待，纵使他们凭气力谋生，
每一分收入都赚得踏实坦荡，
三餐有味，夜眠安稳，这份纯粹

的烟火幸福，远比困于世俗羁
绊、蝇营狗苟、谨小慎微更加可
贵。对他们来说，扛在肩头的
是责任，藏在胸中的是快意，活
在山间，自在洒脱。

突 然 ，同 伴 压 低 声 音 说 ：
“她走得着实不易。”目光投向
不远处的拄拐女子。女子身形
丰腴，衣着清爽，左腿不便发

力，仅靠脚尖点地支撑，每挪
一 步 ，都 要 先 将 拐 杖 探 向 前
方，腰身与臀部拧出艰难的弧
度，陡峭石阶上，步履格外蹒
跚。途中有不少游人顺手帮
扶，面对每一份善意，她总是
弯 眸 回 以 温 和 的 笑 ，纵 有 万
难，眼神里却藏着坚定，分毫
不退。

向上爬了一阵，我们在东
峰崖下寻了一处避风地，倚壁
而眠，任树荫星光覆身，静待日
出东方。一觉醒来，迎着山间
清冽的晨风拾级而上，竟见那
位拄拐女子早已端坐于石上，
神色虔诚地等候日出。山风凛
冽，峰巅寒凉，众人面朝东方静
候。不知不觉间，东方天际的

云层从深褐渐褪为灰白，再晕
开绯红，继而染透漫天橘红。
苍茫云海瞬间镶上鎏金轮廓，
霞光倾泻而下，游人难掩喜悦
之情，阵阵欢呼回荡山巅。

女子端坐于石上，缓缓举
起双手，手掌舒展如嫩芽，小心
翼翼托起初升的半轮暖阳，仿
佛捧着一个娇嫩的孩童，百般

珍爱。朝阳升起，她的双手随
之抬高，托举着历经艰辛后的
快慰与自豪，托举着心底生生
不息的希望。朝阳映万物，这
位身有残疾的女子，何尝不是
一束照亮山巅的暖阳？她凭着
一腔执着和永不言弃的信念，
拥有了与常人同样的风景，更
让我们懂得：残疾不可怕，可怕

的是心灵荒芜；步履艰难无妨，
只怕意志消亡。

沿山路行至西峰，忽闻松
涛奔涌，自横空绝壁席卷而来，
如沉雷炸响，又似巨浪拍岸，渐
行渐远，余音绕峰不散。山间
古松，枝干虬曲苍劲，历经雷霆
劈打、风雨侵蚀，依旧挺立于崖
壁间，擎起生命的旗帜。树干

上留着雷电劈出的深沟，表皮
粗糙黝黑，纹路蜿蜒向上，直抵
树梢。它们或临深静卧，或环
抱山石，或骑崖斗险，将根系深
扎进石缝，紧紧箍住陡壁，与风
雨抗衡，互不退让，终成华山一
绝。纵使仅得微薄泥土滋养，
身处绝境，依旧吮吸天地雨露，
昂扬蓬勃生机，巍巍然立成山
中大丈夫，尽显铮铮铁骨与超
凡气节。

一只苍鹰自松荫间振翅而
起，几声清啸划破长空，在险峰
峡谷间回荡，晕开一抹苍凉而
辽阔的诗意。雄鹰翱翔于碧
空，身影掠过崖壁青松，忽远忽
近，自在洒脱。

华山之上，挑夫劳顿却一
身清气，女子残疾却满怀志气，
古松虬曲却有铮铮铁骨，苍鹰
孤独却充盈天地灵气。人生在
世，任凭云卷云舒、雪霁阴晴，
唯有眼里装得下山川云海，胸
中藏得住沟壑清泉，方能坚守
本心，向阳而生。前路难免有
磐石挡路、险壁阻行，难免有难
熬苦撑的时刻，但正是这份在
逆境中坚守、在磨难中奋进的
经历，才让岁月有了意义，让人
生有了真味。

□罗锦高

西 岳 散 记西 岳 散 记

在外打工三年，我终于攥
着攒下的工钱，背着大包小包
踏上了返乡的火车。车厢里
人潮涌动，连过道都挤得水泄
不通，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
站稳，一手死死拽着肩上的帆
布大包，一手小心翼翼护着怀
里层层裹着的小包裹，那是我
跑了城郊好几家玩具店，给女
儿媛媛挑的洋娃娃。

我走时媛媛才两岁，如今
已是上幼儿园的小丫头了，每
次打视频电话，她都奶声奶气
地说：“爸爸，幼儿园小朋友都
有洋娃娃，就我没有。”这话揪
得我心里发酸。

火车一路颠簸，没一会儿，
我的胳膊就酸得抬不起来，后
背的汗浸透了衣衫，贴在身上
黏糊糊的，脚下的行李还时不
时被人踢到，整个人几乎站不
稳。我低头看了看沾着尘土的
工装，又看了看周围衣着整洁的
乘客，下意识地往角落缩了缩。

就在我累得头昏眼花，腰
杆僵得快要直不起来时，身旁
座位上的一个年轻女孩忽然
轻声开口：“大哥，把行李放我
脚边吧，这儿能放下。”我愣了
一下，连忙摆手说：“不用不
用，姑娘，我这行李脏，别蹭到
你的衣服。”她笑着摇摇头，不
由分说地站起身，帮我把沉甸
甸的行李拎到她脚边，说：“没
事的，你坐这儿歇一会儿，我
年轻，站着不累，咱俩轮流坐
就行。”

女孩的声音温柔，没有嫌
弃我行李上的尘土，也没有避

开我身上淡淡的汗味。接下
来的路上，每隔一会儿她就催
我坐下歇脚，自己则扶着椅背
站在一旁，偶尔还会帮我接一
杯 热 水 ，见 我 抱 着 包 裹 不 方
便，便顺手帮我扶着。

归 途 漫 漫 ，我 们 唠 起 家
常。我这才知道，她也是当妈
妈的人，有个比媛媛小一些的
女儿，她女儿也特别喜欢洋娃
娃。看着她温柔的模样，想着
她一路的照顾，我心里暖烘烘

的，却又有些过意不去——被
素不相识的她这般善待，我却
实在没什么能回报的。

目光落在怀里的洋娃娃
上，我犹豫了许久。这是媛媛
心心念念的礼物，可眼前这个
女孩的善意，让我觉得无以为
报。最终我打定主意，轻轻拆
开一层又一层塑料袋，把里面
精致的洋娃娃递到女孩面前
说：“妹子，谢谢你一路照顾
我，我也没什么好送的，知道
你有女儿，这个娃娃送给她，

一点心意，你可一定要收下！”
女孩愣了一下，连忙摆手

推辞：“大哥，不用的，这点小
事不算什么。”我把洋娃娃往
她手里塞，语气执拗又真诚：

“你不收，我心里过意不去，就
当是我这个做长辈的给孩子
的小礼物。”女孩推辞不过，红
着脸接过洋娃娃，连声道谢。

火车到站，我跟女孩道了
别，背着行李匆匆往家赶。推
开门那一刻，媛媛一下子扑到

我怀里，小脑袋在我身上蹭来
蹭去，小手扒拉着我的行李，
脆生生地问：“爸爸，我的洋娃
娃呢？你答应给我买的洋娃
娃呢？”

我心里一沉，看着女儿满
眼的期待，喉咙堵得厉害，半
天说不出话。媛媛见我半天
拿不出娃娃，眼里的光一点点
暗下去，小嘴一瘪，大颗大颗
的眼泪掉了下来：“爸爸骗人，
爸爸说话不算数……”她哭得
撕 心 裂 肺 ，小 身 子 一 抽 一 抽

的，我抱着她一遍遍安慰：“媛
媛乖，是爸爸不好，爸爸下次
进城一定给你买一个更漂亮
的 ，比 那 个 还 要 好 看 ，好 不
好？”媛媛却只是哭，好半天都
不肯搭理我。

接下来的几天，我总惦记
着这事，盘算着哪天抽空去城
里，给媛媛买个一模一样的娃
娃，弥补她的遗憾。谁知两天
后 ，妻 子 去 幼 儿 园 接 媛 媛 放
学，媛媛一蹦一跳地跑进门，
手里高举着一个洋娃娃，兴高
采 烈 地 冲 我 喊 ：“ 爸 爸 ！ 爸
爸！你看！老师奖励我的洋
娃娃！”

我抬头一看，心头猛地一
颤——那娃娃竟跟我送给火车
上那个女孩的一模一样！粉
粉的裙子，圆圆的脸蛋，连头
发上的蝴蝶结发卡都分毫不
差 。 我 连 忙 拉 过 媛 媛 ，问 ：

“媛媛，这娃娃真是老师奖励
的？”媛媛用力点头，小脸上洋
溢着笑容：“是啊爸爸，老师说
我在幼儿园表现好，特意奖励
我的！”

隔天一早，我特意早早起
床送媛媛上幼儿园。远远地，
就看到幼儿园门口站着一位
年 轻 的 女 老 师 ，那 温 柔 的 眉
眼，那温暖的笑容，我一眼就
认出来了——正是在火车上一
路帮我的那个女孩！

阳光洒在幼儿园的院子
里，落在女孩温柔的笑脸上，
也落在媛媛怀里的洋娃娃上，
暖融融的。那一刻我心里的
滋味酸涩又温暖，久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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锣鼓声中，洋县社火浩浩荡荡穿
行于街巷。十余米高的悬台之上，孩
童扮作戏剧人物，凌空而立，飘然若
仙，这便是被誉为“空中戏剧”的洋县
悬台社火。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它融祭祀、戏剧、杂技与手工艺
于一体，在汉水之滨传承千年，成为
一方民俗盛宴与刻在血脉中的文化
基因。

洋县社火起源于远古先民的生
存信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洋县
出土多枚殷商青铜面具，经考证为早
期社火面具。“社”为土地之神，“火”
为驱邪之灵，是农耕文明的核心崇拜
符号。商周时期，先民祭祀土地神与
火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此为
社火雏形。社火仪式经秦汉发展、魏
晋融合，逐渐增添了娱人元素；宋元
以来，社火与庙会深度结合，洋县龙
亭镇、马畅镇、智果寺等地社火盛行，
凡有庙会，必有社火。节庆之时，白
日观社火游演，夜晚赏戏曲、看耍灯，
成为民间常态。清初，洋县社火表演
以地社火、扫五穷、桌社火、舞狮、旱
船、高跷等形式为主 ；清雍正二年
（1724 年），悬台社火脱颖而出，形成
独特艺术范式；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初
期，社火表演日渐鼎盛，各村组建社
火队，春节轮番表演，蔚为壮观。

1959 年，洋县悬台社火《大破天
门阵》进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
以 台 架 高 耸 、人 上 重 人 的 独 特 形
式，在天安门广场惊艳亮相，赢得广
泛赞誉。

悬台社火是洋县社火的核心，以
高、悬、奇、巧四大特色独树一帜，其
中马畅二郎庙、谢村智果寺、小江浮
石寺悬台社火最为有名。其精髓在
于精妙的高台，艺人以坚韧的槐木
为主梁，构筑多层框架，最高可达
12 米，分单芯、双芯、转芯、挂芯等
形制。单芯指悬台框架中竖起的主
梁为单根槐木；双芯指主梁为对称排
列的两根槐木。小芯、转芯适配小型
折子戏；大芯、挂芯适合角色众多的
大戏。

大芯悬台可搭六层，三层设挂
芯，底层加装曲轴以实现旋转效果。
孩童或立于扇面，或坐于莲台，看似
险象环生，实则台架依托精密力学计
算与配重设计，稳如泰山。一台五层
悬台需 48 名青壮年抬行，底座用碌
碡配重，借“牛杠”“油杠”分散压力，
每人负重约 70 斤，尽显民间智慧与
团队精神。

悬台社火的情节多取材于历史
典故与传统戏曲，常演剧目有《大破
天门阵》《辕门斩子》《哪吒闹海》《三
英战吕布》《草船借箭》等六十余种，
定格经典桥段，以高空悬立呈现戏剧
张力。

脸谱是悬台社火的又一特色。
艺人自制独特颜料，防晒耐汗、不伤
肌肤，阳光下不脱色、遇水亦不晕
染。现存完整的社火脸谱近 200 种，
线条粗犷、色彩鲜艳，尽显雄浑气
韵。如今，以陈建昌、李俊芳为代表
的民间艺人，在脸谱技艺上持续创
新，让社火表演更趋完善。

每至春节，洋县各村先以舞狮、
龙灯、彩莲船等表演预热；正月十五、
十六，百余台社火齐聚县城巡游，鼎
盛时达两百余台。街巷人山人海，锣
鼓震天，彩旗飘扬。数米高的铁架
上，孩童扮作戏曲人物，或倚枯枝，或
踏莲台，衣袂翻飞间似悬于半空，惊
险又灵动。各式脸谱色彩分明，眉眼
间尽是秦汉风骨，不唱不说，却将每
个剧目的豪情融进定格的姿态里，让
观看者赞叹不已。

洋县悬台社火以独特的造型与
鲜明的地域特色，成为研究地方戏曲
与民间风俗的“活化石”：脸谱风格豪
放夸张，丰富了民间艺术的表现形
式；台架构造蕴含力学智慧，彰显精
巧匠心；全民参与的形式，凝聚乡土
情怀，强化文化认同。

历经千年，洋县社火早已不只是
民俗娱乐，更承载着祈福纳祥、惩恶
扬善的价值追求，凝聚着先民信仰、
匠人智慧与乡土深情。作为汉水流
域珍贵的文化遗存，它在传承与创新
中生生不息，成为洋县大地上永不落
幕的文化盛宴，为研究汉水上游民
俗、民众生存状态与审美旨趣提供了
宝贵资料。

当大凉山的风
带着松针的清冽气
息掠过村寨时，彝
族山民的火塘边便
开始弥漫起一种绵
长醇厚的香气——
那是包腊在熏房里
悄悄酝酿的味道，
是 山 林 的 馈 赠 与
时光的沉淀，藏着
彝 族 人 质 朴 的 生
活智慧。

包 腊 的 诞 生 ，
始于彝族人对食材
的挑剔。彝族先民
世代居于高山，散
养的黑猪是自然的
恩赐，他们往往选
择两年以上的成年
黑猪，取其背脊与
腹部的五花肉，这
部分肉肥瘦比例恰
是完美的三七分，
瘦肉紧实不柴，肥肉油润细腻。猪肚则要
选厚实完整的新鲜货，用草木灰反复揉搓，
再用山泉水冲洗数遍，去除杂质与腥气，作
为包裹肉料的“天然容器”。黑猪吃山间百
草、饮溪涧清泉，肉自带清甜，猪肚也带有
一股草木气息，二者结合，包腊便有了基础
的鲜味。

调料是包腊的灵魂，藏着彝族独有的
味觉密码。食盐选用本地岩盐，颗粒均匀，
咸鲜适口；花椒是高山野生的红花椒，晒干
后研磨成粉，气味浓郁，香而不燥；辣椒则
用自家种的海椒，经炭火烘烤后研磨成粉，
辣中带甜，香气霸道；再加入少许木姜子
油，那独特的辛香能唤醒肉的鲜美，也能中
和肥肉的油腻感；最后撒上一把晒干的草
药碎，有薄荷、紫苏与香草，这是祖辈传下
来的秘方，既能防腐，又为包腊增添了别样
的风味。将这些调料与切成方块的五花肉
充分拌匀，反复揉搓，让每一块肉都裹满调
料，静置一夜，腌制入味。

制作包腊的过程，是一场与时光的温
柔对话。腌制好的肉块被小心翼翼地装入
处理干净的猪肚，用棉线密密缝合裂口，不
留一丝缝隙，将所有鲜美与期盼都封存其
中。接下来便是“晒”与“熏”的修行。在晴
好的日子里，将猪肚包挂在屋檐下，让高原
的风尽情吹拂，吹干表面的水汽，肉质逐渐
收紧，析出的油脂在表皮凝结，透出琥珀色
的光泽。晾晒数日后便可转入熏房，熏房
里架着松针、柏枝与青冈木，点燃后浓烟萦
绕，火势要小而均匀，不能过猛，否则会熏
焦猪肚。熏制的过程漫长而安静，整整一
个月，松枝的清香、柏木的醇香与猪肚的鲜
香交织融合，慢慢渗透进猪肚中包着的五
花肉里，这时便大功告成了。

包腊最简单的吃法是清煮切片，将整
块包腊放入锅中，加足量山泉水，大火烧开
后转小火慢煮一个小时，让肉在水中缓缓
苏醒，油脂的香气慢慢释放。晾凉后切成
薄片，瘦肉呈深褐色，肌理间透着油光，肥
肉则晶莹剔透，入口即化。蘸上一碟由小
米辣、蒜末、葱花与酱油、醋调和的蘸水，
咸、麻、辣和草木的清香在舌尖炸开，每一
口都令人回味无穷。

若是亲友相聚，一锅包腊炖菜便是最
受欢迎的美味。将包腊切块，与土豆、萝
卜、青菜等一起放入铁锅炖煮。火焰跳跃，
锅里咕嘟作响，土豆吸饱了汤汁，软糯入味，
萝卜清甜爽口，青菜带着肉香，汤汁醇厚鲜
美，舀一勺喝下，暖意从胃蔓延至全身。

彝族包腊，是食 材 与 调 料 的 完 美 协
作，是自然与时光的精心雕琢，更是彝族
人对生活的热望。每一口包腊里，都藏着
大凉山的气息，更藏着彝族人代代相传的
温情记忆。

推开老宅的木门，我一眼
便望见庭中那几丛健硕的芭
蕉，新抽出的叶片，绿得仿佛能
掐出水来。

母亲栽种的芍药就倚在芭
蕉丛边。花朵争奇斗艳，竞相
绽放，殷红的花瓣层层叠叠，像
被春风揉皱的霞帔。有的枝头
上还缀着青萼，像是睡在襁褓
中的婴儿，一旦醒来便能绽放
灿烂的笑颜。母亲曾说：“芭蕉
听雨，芍药候人。”那时我尚不
解其意，只笑她总爱给草木编
排各种故事。

老宅的芭蕉是外祖父留下
的。每逢雨季，雨珠敲打阔叶
的声响便填满整座庭院。母亲
总在此时搬出藤椅，坐在廊下，
教我辨认雨声的韵律：“你听，
急 雨 是 琵 琶 曲 ，细 雨 是 洞 箫

调。”她说话时指尖隔空拂过叶
脉，叶片上的水珠聚拢成一团，
越积越多，直到连宽大厚实的
芭蕉叶也承载不住，一股脑滚
下来，像急于离家的少年。

最难忘那个梅雨季节。我
高考失利，躲在房间里撕碎了
课 本 ，纸 屑 如 雪 花 般 飞 出 窗
棂。母亲不发一言，冒雨在芭
蕉树下捡拾残页。我透过蒙
眬泪眼望去，只见她佝偻的背
影与芭蕉叶重叠，像一棵倔强
生长的老树。母亲把我撕碎的
课本重新粘好，装订成册，扉
页题着：“蕉叶千重绿，人生路
万条。”

从那以后，芭蕉于我而言
便多了一重意义。

芍药是母亲亲手栽下的。
那年，母亲确诊不治之症，便执

意在芭蕉旁种下十株胭脂芍
药。母亲蹲在泥地里，翻土施
肥，指甲缝嵌满褐色的泥土，而
且谢绝了大家要插手帮忙的好
意。第二年花开的时候，十多年
未见的小姨突然登门。这对因
祖产反目的姐妹，竟在芍药丛
前相拥而泣。花瓣上沾着的晨
露落在她们的白发间，像熄灭
多年的灶火重新燃烧起来。后
来我才得知，母亲与小姨的闺
名，正取自芭蕉与芍药。也许，
这就是母亲栽种芍药的缘故吧。

前些日子去乡下办事，我
又一次回到老宅。院内芭蕉肥
绿，芍药柔红。风雨忽至，我躲
在屋檐下看雨打芭蕉。忽见一
个小女孩踮着脚，伸出小手，笼
住了被急雨摧残的芍药，粉裙
扫过湿漉漉的叶片，惊飞了一

只正在躲雨的蝴蝶。这场景瞬
间唤醒了我的记忆，那年母亲
也是这样，拖着病体，在雨中整
理被狂风吹乱的花枝。那时，
母亲心中是否念着小姨，是否
期盼红芍药依旧和当年一样，
紧紧依偎着绿芭蕉。

风雨渐歇，空气里浮动着
泥土与花叶的气息。我站在屋
檐下，望着庭中浓绿的芭蕉与
殷红的芍药，竟觉得它们不只
是草木，还是母亲留在时光里
的念想。绿是守候，红是团圆，
一绿一红相映成趣。我脑海中
浮现出一句词：“绿染芭蕉，红
催芍药，纷纷尽斗鲜妍。”这是
清代词人钱凤纶的名句，此刻
读来，倒仿佛成了这座庭院的
注脚。暮色中，芭蕉愈翠，芍药
愈艳，朝朝暮暮，相伴相守。


